
我在庙会卖快板

今搿篡徽景
， 年相声演员高菲(艺名高明

菲、高风鸾)发的图片和文字——“今

年春节，我还在龙潭庙会上卖快板”。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大概四五年前的春

节：“90后”的弟弟从北京龙潭庙会回

来，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庙会上看见

一个男孩“穿着旗袍卖快板”。弟弟

当时错把相声演员穿的“大褂”说成

了“旗袍”，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但这足以说明。这个“穿着‘旗袍’

卖快板”的男孩是庙会上的一个亮点，

所以才吸引我年轻的弟弟，并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回到家来会兴

奋地和我们说起。

原来那个“穿着‘旗袍’卖快

板”的男孩是你呀!尽管我和高菲只

有过一面之缘，但是我还是顿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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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世界太小了”的惊喜。我马

上和高菲通了话，这个“80后”的北

京男孩告诉我，他在庙会上卖快板，

已经有十年了。十年，我相信他一定

有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故事。于是，我

采访了高菲，听他用朴实的语言和让

我感到亲切的京腔，向我讲述起了他

在庙会上卖快板的经历——

庙会情缘

2005年时，我看见有人在庙会

上卖快板。尽管我在曲艺方面主要

学习的是相声，但我从小就喜欢打

快板，而且非常着迷。从小学，到中

学，到大学，平日里哪怕是食堂夹馒

头用的夹子、两张人民币，一旦拿

到了手里，我都喜欢把它们当成快

板打出节奏来，为此还曾经有电视

节目给我录过像。我看到这些在庙会

上卖快板的人都打着板儿为自己招揽

生意，他们打板儿的水平都不太高，

但竟然招来了那样多的顾客，我就

想，如果我来卖快板，行不行呢?我

想试一试。

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卖乐器的

小店，问他们愿不愿意让我帮他们卖

快板。我会打板儿，肯定比别人卖得

好，他们非常乐意。就这样，这卖快

板的事儿就真的让我谈成了。

我第一年卖快板是在北京琉璃厂

附近的厂甸庙会，曲艺在南城有很好

的群众基础，那一年我卖得挺顺利，

感觉挺不错。庙会期间，我卖了四百

多副板。我是整个厂旬庙会卖板儿卖

得最贵的，也是卖得最好的。卖快板

这件事，会打板儿的人和不会打板儿

的人，招揽生意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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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快板。

那一年因为没有摊位费，也没有

人工等成本，我的生意也不错，我记

得那一年大概赚了五干来块钱。但是

我发现，这样卖板儿有一些不好的地

方：我打板儿时声音比较大，容易让两

边的摊位觉得眇，而且我一打板就吸

引了很多人聚集到我的摊位附近来，

影响了两边摊位的生意。我自己也觉

得挺对不住人家的，就拎着桌子，提

拉着一口袋板儿，这儿不欢迎我，我

就去那儿，在庙会上到处打游击。毕

竟那时我没有执照，没有办理合法的

经营手续，庙会的组委会尽管从来没

有对我进行过惩处，但是常常来巡

视、劝阻、疏导。

于是，从2008年起，我开始去

找庙会组委会，自己租摊位卖快板。

庙会每个摊位大概是两平米左右的地

方，我一个人站在摊位里面，基本上

只有回身儿的空间，一个人又要在前

面买板儿，又要到后边去给人家拿

货。我的生意最火的时候，顾客几乎

就跟抢板儿的一样。我一个人在这儿

卖，得有四五个人伸手跟你要板儿。

说实话，太乱的时候，我基本上都看

不见板儿给谁了。于是，我开始找自

己的朋友或者我们嘻哈包袱铺的小学

员一起来帮我卖板儿。

我卖快板的时候，有自己招揽生

意独特的吆喝方法，这些都是我自己

原创的宣传词，比如说，“这边瞧，

这边看；这边走，这边转。打打哈哈

逗逗趣儿，没见过这么好玩的小玩意

儿⋯⋯”“七十七，八十八，花白胡

子老掉牙，就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东西

啊⋯⋯”如果面对的是小朋友，我

就会打着快板唱他们熟悉的儿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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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感到简单亲切，生动有趣。很多

顾客对快板感兴趣，但是自己却不会

打，因此，在我这里买快板，我会现

场教他们怎样打板儿。尽管打快板唱

快板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出来

的，但是通过短时间学习能够打出一

些简单的节奏来，顾客们都会从中体

会到快板带来的乐趣。

就这样，我在厂甸庙会卖了几

年。后来厂甸庙会搬到了陶然亭公园，

我也试着卖了一年，但是那儿的氛围

不如以前在琉璃厂的时候那么好。所

以，我考虑了客流量、庙会场地布局

等方面的因素，从2010年开始，开始

在龙潭湖庙会卖快板。

苦乐相随

除了201 3年，因为得到消息晚

了没有租到摊位以外，每年春节对于

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庙

会上卖快板。过年过节，大家都要走

亲访友，我只能把这些活动安排在晚

上，我的亲戚朋友们在时间安排上都

尽量照顾我。作为演员来说，平时大

家忙的时候，往往我们比较闲；而大

家越闲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忙。平日

里演出之后回到家，常常都是后半夜

了。说实话，挺辛苦的。春节期间，

尽管我们相声小剧场已经封箱了，但

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这段时间确实

都闲不下来。因为工作忙，我平时对

家人不是照顾的很多，经常没有时间

陪他们。对父母，对爱人，我一直觉

在庙会上卖快板尽管

辛苦，但是苦中有乐，

我的好多同学、同事，

还有快板爱好者通过

微信、微博或者其他媒

体的报道知道了我在

这里卖陕板，都来找我
玩儿。有认识的，有不

认识的，大家在一块儿

一聚，也就给我招揽生

意了。

窜■代，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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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酸的。很少有人会七八个小时不

断地去打板儿，这确实是一个体力上

的考验。每次差不多过了两三天，到

第四天上，早晨身体也就不感觉酸痛

了，全身也都活动开了。在庙会上卖

快板，不但要对体力上要求很高，还

特别的费嗓子，弄不好嗓子容易哑，

这是我最担心的。每天晚上收摊回家

后，只要一坐下，就瞬间瘫软下来，

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了。我

妈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我吃饭，我嘴上

答应着，但是却迟迟站不起身来，浑

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在庙会E卖板儿

的时候挺亢奋的，可—到家就发现自己

真的已经累得不行了。

记得有一年，天气特别冷，还刮

着大风，夜里的温度能达到零下十几

度。我们在庙会上冻得实在是不行

了。卖快板和卖其他东西不一样：打

板的时候，我们不能戴手套，否则手

上没有感觉，没法控制；对于顾客来

说，想买板儿的人一般也都会拿起板

儿来试一试，但大家都冻得不愿意摘

下手套伸出手来，所以那一年的生意

很受影响。

还记得是在201 2年的时候，我

得到消息比较晚，没能在龙潭湖租到

摊位，当时地坛庙会还有位置，所以

那一年我就在地坛租了一个摊位。那

一年的天气特别的冷，客流量也没有

想像的那样大，尽管成本收回来了，

但是手中还是剩下了很多的存货，到

庙会结束，只挣了两干来块钱。当时

我们嘻哈包袱铺有一位演员患了尿毒

症，那年去庙会之前我就说过，这一

年卖快板甭管挣多挣少，都要把钱捐

出来给他治病。人活一辈子，有走宽

的时候，有走窄的时候，我们在一个

团队里说相声，大家“都在一个锅里

吃饭”，走宽的人应该帮助走窄的人

一把。这几年我也会请一些我们包袱

铺的学员来帮我卖板儿，他们还处在

学习阶段，平时上场演出的机会少，

收入也少。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他们

春节期间到我这里帮我卖板儿，获得

一份收入和回报，也能开开心心地过

个年。

以前，过节对于很多人来说，意

味着放鞭炮、穿新衣服、吃好吃的。

而如今，要说吃好吃的，平时咱们也

能吃得着；穿新衣服，大家平时也能

买到。人们很希望在庙会这样的民俗

活动中，体验到过年的喜庆劲儿。这

些年在庙会卖快板，我发现咱们北京

人对快板确实情有独钟，一听到庙会

上有打快板的声音就觉得特别喜庆，

打心眼里那么高兴，甭管会打的、不

会打的，都会过来看看。年轻人会觉

得新鲜，这几年曲艺确实在升温，好

多年轻人开始对曲艺有兴趣。他们来

到我的摊位都想拿起快板来试着玩一

玩。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快板是

一种情怀。快板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

候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勾起了他们

青春时代的回忆。曲艺是人们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是文艺的轻骑兵，很

多叔叔阿姨大叔大妈都会打快板，这

让我的摊位吸引了他们过来。

这几年来，也有一些报刊媒体报

i馘在庙会上卖快板的事情。在庙会
上卖陕板尽管辛苦，但是苦中有乐，我

的好多同学、同事，还有快板爱好者通

过微信、微博或者其他媒体的报道知道

了我在这里卖快板，都来找我玩儿。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大家在一块

儿一聚，也就给我招揽生意了。快板

这东西不用吆喝，人们只要是一听到

打板儿的声音就会聚过来了。我的这

个摊位，几乎是庙会上最热闹的，很

有过年的气氛。人一多，图个乐呵，大

家开，心，我也，开心⋯⋯国
(本文照片由高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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